
界知道，瑠海對他毫無感情。 

 

知道光是和他一起困在這座房子裡，就能為瑠海帶來惱怒和痛苦。 

 

知道瑠海的眼底燃燒熊熊烈焰，有一天，可能會將関沼家，甚至是將他吞噬殆盡－－ 

 

「欸，來跳舞吧。」瑠海說。 

 

 

 

所以，瑠海主動找他搭話時，他相當驚訝。 

 

 

 

那是他們的早餐時間。和煦陽光自窗戶灑落，照在繡有花鳥紋的白色桌巾上，界與瑠海對

坐桌前。瑠海甚至沒看他一眼，只是端起茶杯，小口啜飲。 

 

「為什麼？」界說。 

 

為什麼突然找他，以及為什麼是跳舞？ 

 

瑠海放下杯具，「你應該知道，下個星期是諾貝爾家族的聖誕慈善晚宴，那不只是我們婚

後第一次公開亮相，我們還會一起跳婚後第一支舞。」 

 

界聽明白了，「你希望我們先練習過。」 

 

「関沼家希望。」 

 

瑠海總算抬起頭，「而且要做到十全十美，你意下如何？」 

 

界沒有想過拒絕，也知道自己沒有拒絕的權力，「我沒問題。」 

 

瑠海將刀叉平放於盤內，走到界的身邊，牽起他的手，扶他起來。界在她的眼中，看見挑

戰的意味。 

 

「好極了，來吧，埜下先生，你會享受這支舞蹈的。」 



 

他們來到関沼家的練舞室。強光打亮室內，木質地板平順光滑，大片鏡面牆豎立室內末端

，練舞室的空間彷彿向遠方無限延展。 

 

僕人打開音響，舞曲響起，瑠海則走到界的近前，等待對方邀舞。無所謂吧，他對這件事

沒有好感，也沒有反感。 

 

界伸出手，瑠海則搭住他的掌心。 

 

舞蹈開始。 

 

「我們有身高差，所以你的動作要慢一點，這樣我才能跟上你。」瑠海說。 

 

「......這樣呢？」界嘗試調整動作，卻發現瑠海皺起眉頭。 

 

「太快了，你到底有沒有在看我？」 

 

界這才正視瑠海－－正視那不論外貌、性格都與赤海相似的女子－－跟隨她的腳步，放慢

自己的步伐。 

 

「不錯，聽好了，我們都知道，我討厭你，你討厭我，所以只有越早結束這個練習，我們

才能夠越早自由。」 

 

「我沒說過我討厭你。」界喃喃，卻換來瑠海一陣挑眉。 

 

難道界因為赤海，而對瑠海產生的反感與不適，瑠海都看在眼裡嗎？ 

 

大概是吧。界有點放棄心態。就如他從第一眼就能看穿瑠海的偽裝，瑠海當然也能從他的

溫順中，看出他內心深處那些微乎其微、稍縱即逝的情緒。 

 

來到該轉彎的地方了，界手拉瑠海的雙臂，往右一旋。也許是因為瑠海還沒能適應他們之

間的身高差，她的動作慢他一步。 

 

界沒有說話，只是放慢自己的腳步，等待她調整回來。 

 

「......你為什麼沒說話？」瑠海說。 



 

「什麼意思？」界愣一下。 

 

「剛才那一步完全是我的失誤，為什麼你不指出來？」 

 

原來瑠海指的是這件事，「沒有那麼嚴重，你的舞技還是很精湛，瑠海小姐。」 

 

這是界的真心話。社交舞本來就是大戶人家的必備技能，而在関沼家的教育下，瑠海的舞

步穩定而優雅，如果不刻意吹毛求疵，根本難以挑剔。 

 

瑠海盯視他的雙眼，好幾秒過去，界還以為自己說錯什麼話。後來，瑠海才喃喃道：「也

許是這樣吧。」 

 

兩人再次牽住彼此，在舞蹈室的轉角處過彎。 

 

「不管再怎麼說，跳得好不好也是関沼家說的算。而且，我要求你完美，所以我自己也要

做到。」瑠海說。 

 

瑠海的自我要求果然不可小覷。界說：「那麼，你希望我怎麼做？」 

 

「指出缺點，然後一起做到最好。」 

 

界再一次在瑠海的眼中看見火光，但不是妄圖復仇，而是堅定目標的那種火光。界的心中

沒有那種光，所以只能屈從，「我明白了，瑠海小姐。」 

 

瑠海滿意的點頭。 

 

「首先，你的動作可以再放鬆一點。」界說。 

 

很短很短的一瞬間，瑠海面露不悅，但她馬上收斂表情。界嘆口氣，有點無奈，「你要更

放鬆，看起來才自然。」 

 

「現在這個樣子呢？」瑠海立刻做出調整，他們的舞步因此變得更流暢。 

 

「就是這樣，瑠海小姐。」界微笑。 

 



瑠海沉默一下。 

 

「怎麼了嗎？」界說。 

 

「你的表情。」瑠海說：「在宴會當天，我不想看到你假笑。」 

 

「瑠海小姐，我沒有假笑，這就是我最真實的樣子。」再說，如果他不假笑，他這具軀殼

究竟還剩下什麼呢？ 

 

「少裝傻。我的意思是，要裝就裝得像一點，別讓任何人看出來。」瑠海命令道：「你對

其他人笑的樣子，和對我笑的樣子，必須要不一樣。」 

 

這實在很困難，自從赤海死後，界就幾乎沒有真心笑過了。快樂是什麼感覺，為別人感到

高興有是什麼感覺。不只是他的表情，他的心很久以前就已經消失了。 

 

「這是在強人所難......」界說。 

 

「並沒有，跟剛剛一樣就好了。」瑠海抓緊他的手，「跟你對我笑的時候一樣就好了。」 

 

剛才？界這才想起來，自己剛才笑過。 

 

「像是這樣嗎？」他嘗試複製一次。 

 

「九十分。到了現場要再更好。」瑠海點頭。 

 

然後，瑠海露出那屬於関沼家大小姐完美無缺的笑容，她直視界的雙眼，凝視他的瞳孔，

端詳他的靈魂。 

 

她希望他做到這種地步嗎？界在心底咕噥。這根本不可能。想歸想，界嘗試模仿她，換來

瑠海眼底閃過的一絲絲驚訝。 

 

舞步到最後了。 

 

「如果，我們能在這裡安排點什麼，媒體會很滿意的。」瑠海說。 

 

「你是指那個動作嗎？」界大概知道她在說什麼。 



 

「你不樂意？」瑠海挑眉。 

 

「並沒有。」 

 

反正本來就是演戲，這種地步根本無須在意，「就按你的意思，瑠海小姐。」 

 

瑠海半身往後仰躺，界則一手拉高她的手臂，一手接住她，朝她雙脣吻去。時間一瞬間彷

彿靜止了，她的嘴唇很軟，甚至還帶有一點花香，唇蜜沾在他的嘴上，彷彿讓他們兩人之

間的距離變得更近。 

 

界閉上眼睛，從外人的眼光中，也許會以為他們深深沉浸於這一吻中，實際上，他的內心

卻在讀秒。 

 

......七、八、九、十。界放開她。 

 

舞蹈結束。 

 

「做得不錯，看來我們不用練太多次。」瑠海說。 

 

「謝謝你的稱讚，瑠海小姐。」界知道，這個讚賞不來自於関沼大小姐，而是來自於瑠海

本人。 

 

「那麼，就依照我們剛才的約定，先散會吧。」瑠海朝僕人打手勢，示意他們收拾、整理

，離開之前，瑠海朝界回眸，「下一次，我們都要做得更好。」 

 

瑠海離開了。 

 

意外地，界感受到的不是一片虛無，儘管他也分不清心中的一絲感受是什麼。 

 

往好處想，不論是和瑠海練習跳舞，還是想到之後在聖誕晚宴上，要在所有人面前證明他

們兩人的愛情。 

 

他都不討厭。 


